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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从文学到电影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睿

“我不是一个好编剧”

作家出身的刘震云，对文学创作、电影剧本
创作之间的转换和异同有着深刻的感悟，待全员
落座后，刘震云的第一句话是：“我不会写剧本，
只能讲剧本创作失败的经验，将我的‘不懂’告诉
大家。”

刘震云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作家，但不是一
个好编剧”，他对文学作品和电影的异同做了阐
述，认为小说重视人物的心理描写，可以用对白、
陈述等方式直接地表达，但电影不可以；小说的
容量是无限的，字数不受限制，所以其承载的内
容无限，而电影绝大多数都会控制在120分钟以
内，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故事结构和人物结构
的起承转合，其承担的内容也注定要少一些。

针对创作者来说，小说是个体创作、一个人
的写作，电影则是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多部门协
作的工业流程。当习惯个体创作的作者加入到电
影创作的系统性工程中，有时候会手足无措。

刘震云将小说比作大海，“表面的浪花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海水底部的涡流以及与日月星辰
的关系；而电影像奔腾的河流，情节不断向前运
动，其中会有瀑布飞落。”

如何写好一个故事？刘震云分享了自己凭借
“数学好”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经历。刘震云很
早参军，在戈壁滩上度过了多年的军旅生活，
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选择参加高考，优异的数
学成绩让他成为河南省高考状元，进入北大中文
系就读。这也是他后来写小说写得好的原因，“我
故事写得好，可能是因为我数学好。写故事就像
做数学题一样，数学通过公式推导结果，故事也
需要前因和后果的逻辑。”

当然文学作品不仅要结构好，更重要的是表
达。“留住时代中那些珍贵的人和事，以及隐藏在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这或许才是艺术的功
能所在，也是文学和电影的相同之处。这也是从
事文学和电影行业的目的，让这份珍贵可以冲破
时空的限制，永葆青春地流传下去。

“独特的认识成就伟大”

刘震云认为，一个好的导演和编剧，首先应
该是好的思想家，有对生活、对文学、对电影、对
表演的独特认识，否则只是平庸的工作者，反之
才有可能伟大。

刘震云用经典文学作品《红楼梦》和《水浒
传》来举例。

《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在于用“石头”和“草”
比喻贾宝玉和林黛玉。林黛玉是一株绛珠草,是
整个家族的外来人，她用“泪眼”看世界，整个《红
楼梦》也是以“泪眼”的角度来看待世界；除了“泪
眼”，小说中还有一个特殊的角色刘姥姥，刘姥姥
从“贫穷”的角度看待四大家族，这也是很独特的
视角。

《红楼梦》的伟大还在于它讨论了“干净”和
“肮脏”的思辨关系，上升到了哲学角度。人性肮
脏很多读者能看到，但《红楼梦》当中还有干净的

“水”和“石头”——— 林黛玉的眼泪是水的结晶；贾
宝玉这个石头，在小说中也不断地被水冲洗。

刘震云举例自己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他
在写底层人民的心理时讲：所有下层劳动人民都
不爱说话，话都藏在心里，万千心事汇成一股洪
流。他认为，导演、编剧要以哲学思想和认识论思
想来指导自己的创作。

在举例《水浒传》时，刘震云认为这本书的伟
大在于，作者施耐庵用独特的链条式故事结构阐
述了对整个大宋朝的认识。《水浒传》中展现了当
时社会上的两套语言：朝堂的语言和江湖的语
言。这两套语言支撑起了整本小说。

刘震云认为，林冲是《水浒传》中写得最好的
人物。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和曾经的提辖鲁智
深聊天时，两人都曾是朝堂之人，说的却是“江湖
上的话”。而后被高衙内步步紧逼，自己步步退

却，直至被陷害发配沧州，风雪山神庙，大快人
心，完成了人物性格的转折。因为林冲终于意识
到当时他的处境是“你死我活”，所以手刃仇人，
直奔梁山。

“如果施耐庵只写到这里，还谈不上伟大。他
伟大的地方在于，林冲‘上梁山’之后的‘下梁山’。
梁山老大王伦不敢接收林冲，于是以没有投名状
为由，派两个小弟跟着林冲要亲眼看着林冲杀人。
可是因为梁山周围的百姓知道路途凶险，大多是
结伴而行，林冲没有机会下手。当终于发现一个落
单的货郎时，林冲的反应是‘天佑我也’。”

刘震云说，这种“上梁山”和“下梁山”的结构
设置，将林冲的人物经历和内心起伏展现得无比
深刻。也通过林冲，让“朝堂之语”和“江湖之话”
重叠转换，呈现了大宋畸形的状态。

刘震云还分享了在荷兰参加自己的新书交
流会时的经历。一个读者告诉他，自己在读《我不
是潘金莲》这本书的时候，笑到发疯，但主人公李
雪莲对着一头牛倾诉的情节让她落泪。李雪莲为
了一句话，花了20年的时间，依然没能纠正过来，
还让自己的悲剧成了别人的笑料。只有牛是一
直跟她在一起的，她觉得只有牛能相信自己说
的话。李雪莲强烈的孤独感染了这位挪威的读
者，除了牛，还有谁能相信李雪莲说的话呢？这
位读者突然想到，还有这本小说的作者可以相
信李雪莲的话，创作者就是这头“牛”，来倾听“李
雪莲”的心事。

也就是说，文学和电影工作者，如果只有文
学和电影的才华，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思想的才
华。要能够准确捕捉那些隐藏起来、被忽略的人
物情感，如果能捕捉并呈现这些常见却被忽视
的人和情感，将会是一部很好的作品。

“作家成为好编剧不容易”

刘震云的作品最早被改编是1995年，那也是
他和冯小刚初次合作。冯小刚根据刘震云的两个
短篇小说《单位》和《一地鸡毛》，拍摄了电视剧

《一地鸡毛》，由陈道明和徐帆主演，刘震云担任
编剧。

这之后，刘震云相继担任了根据自己小说改
编的电影《手机》《我叫刘跃进》《一九四二》《我不
是潘金莲》以及《一句顶一万句》的编剧。关于文
学、电影剧本、电影拍摄三者之间的不同，刘震云
有直接的体会。在与冯小刚和张国立合作过程
中，他发现小说中长段的台词放在电影剧本中大
多是不合适的。

而小说对环境文学性的描写，在电影呈现上
也会遇到问题。如在写《一九四二》的时候，刘震
云写的是灾民的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这短短
一句话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拍摄；在写《我
不是潘金莲》的时候，李雪莲在牛棚与牛倾诉心
事之后，最终决定还是要去告状，他的剧本是

“一夜过去了”，用电影语言表现出李雪莲这一夜
的心理历程，并不容易。

电影剧本中，对人物之间的纠葛状态往往是
有强烈的要求。文学则不同，人物之间可以是很稀
疏的关系。电影对文学的改编，最主要的是借鉴
其故事结构、人物性格、创作角度，让电影观众和
小说读者一样感受到故事中强烈的情感张力。

“我的小说其实都不适合改成电影，因为电影
要求集中、清晰，而我的小说恰恰相反，杂而散，而
且基本没有故事，这就会自动考量谁是特别好的
导演。《一句顶一万句》写出来之后，有五六位一线
导演都找过我，说希望改成电影，但是小说里有100
多个人物，他们都问我，如何把这100多个人物装到
一部120分钟时长的电影里？我认为，这是电影导
演应该解决的问题。”刘震云表示。

“如果自己做不好，那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并且相信他们。”他以话剧《一句顶一万句》的为
例，十分肯定该剧导演牟森对于作品“众声喧哗”
的理解，“有人说我的这部作品是讲孤独，其实我
讲人们的勇敢，讲普通人的心事。”导演牟森在话
剧《一句顶一万句》中引入了古希腊戏剧中的歌
队，对此刘震云也颇为认可，“这是一种很有震撼
力的戏剧形式，是讲心事的一种方法。”

刘震云是当代文坛重要的作家，
随着《一地鸡毛》《手机》《我不是潘金
莲》《我叫刘跃进》《一九四二》等电影
的上映，亲自担任编剧的刘震云也与
影视圈结下了缘分，这些影片也获得
国内外多项电影编剧大奖。

2020“大师之光”青年编剧高级
研习班于9月21日在济南市莱芜区
开始了为期一周的交流学习，9月24
日，刘震云围绕“从文学到电影”主
题，对文学作品与电影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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